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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散文作品影视化改编的可能性

——以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为例

胡馨云

摘  要｜摘  要｜《我的阿勒泰》作为一部由散文改编的电视剧，其在影像化的过程中，情节复原难度较大，

但从上映后的效果来看，该电视剧又无疑是成功的。它不仅在散文和电视剧之间找到了很

好的平衡，还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对时空、人物和情节进行了艺术化的转译与延展，

不仅丰富了视觉审美体验，建立了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跨媒介叙事关系，而且在人物形象塑造、

故事主题表达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本文从跨媒介叙事和美学视角等方面出发，试图探究

散文作品影视艺术化的可行性和发展进路，以期为散文文本的影视改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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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媒介视角：散文作品影视化改编

的艺术探索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改编自新疆作家李娟

的同名散文集，讲述了怀揣文学梦想的女孩李文

秀回到母亲生活的阿勒泰牧区，与当地牧民互帮

互助、相互影响、彼此成就的温暖故事，再现了

草原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各族同胞手足情深、

守望相助的动人场景。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

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这是首

部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网络剧，也是此前成

功入围第七届戛纳电视剧节主竞赛单元的作品。

（一）文学与影视的对接与互文

随着视觉传播时代的到来，图像逐渐成了人

类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首要形式。近年来，我国的

影视作品越来越多地以经典文学文本为源进行创

作与改译，打造了一条较为成熟的影视创作产业

链。一方面，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影视创作提供了

优质的素材；另一方面，任何具体的作品都需要

凭借一定的传播媒介才得以展现，影视艺术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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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文学经典化的建构过程当中，从而进一步扩

大了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文学作品一直是影视艺术改编的重要叙事来

源，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类文学，还是本文

试图探讨的抒情性作品，都在网络视听时代面

对着“再生产”的可能性。这种“再生产”既可

以基于原文本身的“故事”架构，亦可能在超文

本的叙事中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结构，甚至通过跨

媒介再生产，将原本并没有叙事性的文本，转换

为充满故事性和叙事潜能的新文本。《我的阿勒

泰》这片由文学和影视双向奔赴而创造的神奇土

地，运用散文式的美学元素和表现手法，实现了

体裁与内容创新融合、情节与场景和谐统一。电

视剧画面质感细腻，剧情温馨治愈，人设魅力十

足，让人对这个民风淳朴、纯粹祥和的地方心生

爱念、过目难忘。

（二）散文作品影视化改编的挑战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是文学影视化改编的

一次全新尝试与突破，相较于其他电视剧的文本

选择，《我的阿勒泰》尝试将散文进行影视化改

编，这种娓娓道来的慢节奏叙事无疑是一次表达

手法上的大胆实践。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相

较于一般的文学作品而言，不具备较强的情节连

续性，更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原作《我的阿勒

泰》作为一部散文集，没有明晰的叙事主线，还

缺少影视创作通常所看重的戏剧冲突，取而代之

的是在天高云淡中用细腻笔触勾画充满生活气息

的一处“世外桃源”。散文作品的影视化即将散

文用影视的手段表现出来，使其既不失散文的特

质，又兼具影视的属性，通过二者的结合，创造

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特质的影视作品。

从散文文本到电视剧文本的跨媒介叙事是极

致想象力空间的发挥。在以大量抒情为主体的源

文本中，叙事内容的呈现相对“平面化”，缺乏

生动的视觉表现力，叙事内容的阐释相对“写意

化”，不注重阐释故事情节的因果关系及情节发

展。因此，将散文文本转为电视剧需要创作者发

挥充分的想象力，大到构建故事的完整世界观，

小到人物角色的服装、道具的运用、场景视觉的

色调等元素。此外，还需要充分运用“跨媒介”

的特性，对源散文内容的留白部分进行填充和延

伸，这种拓展与延伸并不是对文字的简单呈现，

更要求对空间画面的描绘、视觉氛围的营造，从

而在实现双方视听语言的平衡的同时保留散文的

特质。这无疑给散文的影视化改编带来了挑战，

这要求导演不仅要有扎实的文学功底, 还要能巧

妙地将意象、抒情、哲理三者有机结合。

1. 诗意营造：文学语言与影视符号和谐共生

就艺术形式而言，散文的文学语言与电视剧

的视听语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形式。散文作

品寄情于文字，往往通过不同的修辞手法来表达

某种思想与观点，且相较于小说而言更为晦涩与

委婉，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而电视剧往往

寄情于图像，画面的呈现形式更为直接与具象，

其主要是通过动态的镜头来进行形象的具化。散

文作品的影视化改编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文

学诗意至镜头诗意的转化，以及诗意想象向诗意

现实的具象化过程，同时聚焦于象外之象——即

意境的营造”［1］。换言之，创作者的主观思想

感情与作品的客观表现需有机融合，形成一个完

整的艺术整体，这具体体现在作品中景与情、形

与神的紧密结合，共同创造出统一且独特的艺术

境界。

因此，《我的阿勒泰》这部电视剧要考虑的

不是简单地把景拍好看，而是如何用镜头捕捉李

娟笔下感性抽象的意境。在拍摄上，画面造型和

场景的选择、把握都非常重要，因为影视是一门

［1］张有、陶梦：《电视散文的三位一体论：意象意

境哲理》，《新闻论坛》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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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艺术，在拍摄画面时，务必展现出美感，并

凸显美学思考的重要性。例如在拍摄散文中氤氲

有深刻情感的场景时，如何将真实的故事腾空，

展现出情绪和意境，更好地营造氛围、渲染情

感，都对画面景别的选择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

果说幕天席地的美景是引人入胜的第一步，那么

用视听建立起来的强烈临境感才是锁定目光、引

人遐想的重要空间。

在原著《我的阿勒泰》中，李娟以第一人称

讲述了自己童年时期在阿勒泰地区与当地的哈萨

克族牧人为邻的生活和成长，她对自身及母亲、

外婆随牧民迁徙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原生态的书

写，展现了边地游牧民族丰富的生存景观。“电

视剧《我的阿勒泰》通过4K超高清镜头、原生

HDR、全景声设计的高规格拍摄方式，使得这些

细节之美被放大特写，呈现至观众眼前。”［1］现

代都市人经历快节奏的生活后，心底渴望与幻想

过无数次的旷野净土，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

的镜头中徐徐展开：湛蓝的天空中白云悠悠，碧

绿的山谷闪耀着金光，无垠的田野点染嫩黄的花

朵，氤氲着水雾的小溪边牛羊饮水，意气风发的

哈萨克族青年策马奔腾，裙角飞扬的汉族姑娘迎

风奔跑……明亮纯粹的生命力不可遏制地“跃出

屏幕”，在观众心间起舞。从某种程度上说，电

视剧《我的阿勒泰》正是用4K超高清镜头，在

视觉上为都市人构建起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诗意

远方。

2. 意象叙事：去程式化改编与散文特性维持

原著《我的阿勒泰》虽然是散文，但却形散

神不散，如何抓住原著的精神特质，却又不改

变其底色，成为电视剧改编过程中需要重点解

决的问题。

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处处散落着一些

无需推动剧情发展的“闲笔”，目的就是保留原

著中的恬淡气质。李文秀从乌鲁木齐回到“彩虹

布拉克”，晚上睡觉时床突然塌了，一旁的母亲

张凤侠丝毫不受影响，嘟囔着说句“又不是天塌

了”，然后接着睡。时间渐渐流逝，李文秀身上

的松弛感也开始浮现，住在漏雨的帐篷里，能淡

定地想办法用塑料袋接雨，不仅不叫苦，还十分

得意于自己的小聪明。原著中还时时流露出一丝

幽默感，并且是一种夹杂着淡淡忧伤的幽默，在

剧中，也时常有一些引人发笑的场景，适时抖落

出生活的艰难。张凤侠家中的电视因为信号不好

沦为了摆设，她便用石头砌出了一台“电视”，

为奶奶口播电视节目，一群人围成一圈煞有介事

地观看，这是原著中没有的段落，但苦中作乐的

精神却与原著一脉相承。

这部剧集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关键就在

于其“形散而神不散”：在表象的风情和人物的

流动中始终有一根红线，这就是所有人所追求的

“诗与远方”的意境，这部电视剧试图淡化生活的

压力和冲突，让观众在这个独立于尘世喧嚣的空

间里体验到难得的心灵慰藉。就影像风格和叙事

节奏而言，这部剧不同于常规电视剧作品，并不

追求华丽的美化或者刻意的猎奇，而是忠实地保

留了原作中质朴、治愈的散文风格，观众可以看

到牛羊和骆驼在广阔的天地间自由行走，感受奔

赴夏牧场的旅途中与古老游牧民族的深刻交流。

这一切都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构建了一种

不期而遇的、去程式化的感动，为观众呈现了一

个真实而又诗意的世界，进而让松散的人物和情

感状态获得了“形散而神不散”的艺术效果。

3. 哲理深蕴：想象景观呈现与哲理意识渗透

电视剧在表现思想和情感时，主要依赖画面

意象语言而非纪实语言，此种意象语言蕴含象征

性、隐喻性，乃至模糊性等特质，其目的在于借

［1］郑周明：《从散文到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何

以打动远方的人们？》，《文学报》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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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独特的画面意象，拓展观众的想象思维空间，

激发其“再创造”的审美潜能，进而使观众能够

深刻体会到画外之音、声外之情，以及形外之神

的丰富内涵。“画面意象语言的核心非屏幕上的

具体展示，而在于触动观众的情感共鸣与激发其

深层联想，构建出超越表象的意境空间。”［1］

借助视觉画面与独特的造型表达，引导观众深入

体会并领悟作品深藏的哲理内涵。此种哲理意蕴

在作品中的巧妙融入，不仅彰显了创作者对题材

本质的深刻反思，也反映了其旨在从更宏观视角

洞悉生活本质的创作追求。

因此，对散文的电视剧改编，需要注意到散

文所蕴含的主体意识，在满足受众娱乐需求的同

时，不应忘记原著本身对生命哲思的追寻，以

及所想要传达的终极关怀与思考。电视剧《我的

阿勒泰》一方面热情颂扬了当地淳朴而独特的民

俗风情，展现了其文化魅力；另一方面，则对那

些一味追求利益、肆意掠夺资源并破坏环境的行

径，进行了严厉而毫不妥协的谴责与批判。其中

展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成为建构阿勒

泰生活哲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勒泰的哲学

智慧已然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推动

人们实现自我找寻与认同。

二、美学视域：《我的阿勒泰》影视转

译的美学解析

“审美属性是文学的根本属性，同时也是电

视剧的本质与灵魂，基于文学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同

样不能忽视‘美’这一艺术创作的标准。”［2］电

视剧《我的阿勒泰》并未止步于对原著的单纯模

仿或全面复制，而是在深入剖析原著精神文化内

核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种审慎而适度的创新改

编。这一过程中，通过对原著内容的精心筛选与合

理调整，既保留了其核心价值与精髓，又融入了

新颖独特的元素，从而实现了对原著的超越与再

创造。在满足电视剧受众精神需求和彰显文学作

品意蕴内核之间寻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平衡，从而

实现了由原著散文美学到影视艺术美学的转变。

（一）时空美学：叙事时空的拓展性呈现

一个精彩的电视剧改编应该在对空间、情节

和人物的拓展中，生成出新的意义，形成一个更

加具有延展性的故事空间和场域，电视剧《我

的阿勒泰》在改编的过程中首先处理的是时空的

问题。

散文的文体赋予了剧集更多的叙事空间，电

视剧《我的阿勒泰》通过文学思维和影像表达的

交织，完成了这一出色的转换。电视剧将故事发

生的时间定格在21世纪之初，填补了散文在时间

上的空白，生成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且相对完整

的故事世界。从影片的空间叙事来看，导演十分

注重对阿勒泰自然原生态的呈现，力图真实还原

草原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影像。

在叙事视角上，原著中作者作为故事的叙述

者，往往采用内聚焦的视角，通过作者的感知和

心理活动来展示故事的发展和故事中其他人物事

件。而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除了有基于

女主人公李文秀的内心视角之外，还增加了外聚

焦的全知视角，用于补充个人视角的不足。“周

依然饰演的女主角李文秀，带着原著中‘我’的

生命和视角，额外展现了她从大城市回到母亲身

边的缘由和懵懂而坚持决定写作的情节，除了将

李娟的文字具象化，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改编

时嵌入这位女作家个人生命轮廓，释放出了普通

人追求文学梦想的光芒。”［3］

［1］张有、陶梦：《电视散文的三位一体论:意象意境

哲理》，《新闻论坛》2014年第6期。

［2］贾英娇：《探求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电影改编

的美学理念》，《名作欣赏》2023年第15期。

［3］沈杰群：《相信文学的人，会找到梦想的“阿勒

泰”》，《中国青年报》2024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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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的开场，并未选择直接浓墨重彩地展

示阿勒泰的风光，而是缓慢地跟随李文秀的声音

展开。通过画外音的叙述，镜头自然过渡到李

文秀伏在案边写作的情景，“文字里的我，还是

十八九岁的光景。”而旁白结束后，镜头自然过

渡到2001年。随着故事的展开，李文秀的声音不

时在画外响起，提示我们叙述者的在场，串联整

片的写作线索让剧集的叙述包裹在李文秀温暖的

声音和质朴柔软的感情之中。但后续剧集的开展

大部分又以全知视角进行拍摄，这就避免了剧集

过于沉溺的情感，适度地拉开读者与叙述者的距

离，以免画外音过多而引起读者的反感。

（二）具象美学：人物形象的具象化表达

人物的延展是故事世界重要的扩张方式。剧

集《我的阿勒泰》中的人物关系相较于原著更加

多元与复杂，通过增加线索人物的支线故事对

书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更加具象化的处理。原著

里，李娟以第一人称口吻写作，到了剧中，文学

女青年名叫“李文秀”，“和金庸小说《白马啸

西风》的角色一样，导演希望剧中的女性角色，

坦荡又洒脱，她们未必是游牧民族，但有敢走天

涯的侠气、英气，拥有自主选择活法、从拒绝通

往自由的第一步。”［1］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除了女主人公李文秀

的主线之外，还发展出了两个支线故事。首先是

李文秀的母亲张凤侠的故事，作为独立的文本

空间浮动到主线情节之上，拓展了文本的诉说空

间，且加强了影片的哲理性。导演从书中提炼出

了张凤侠洒脱、强大的性格，并在剧中为她注入

了新的特点，一种“江湖侠义”。书中外婆的角

色也改成了剧中的奶奶，这样一来，张凤侠与奶

奶之间便不再有血缘关系，她照顾奶奶便不再是

出于道义，而是出于“侠义”，张凤侠对待奶奶

的方式尽显她的率性本色，不管是当奶奶吵着要

回沈阳，还是把一块玻璃当成绿宝石，张凤侠都

会顺着哄她，从未流露出不耐烦或强制干预的态

度；其次是于适饰演的巴太，是原著没有的人

物，但大家能从他身上找到麦西拉的影子，巴太

将当代哈萨克族青年的剪影投射在了荧屏之上。

虽然散文和电视剧有着不同的叙事模式，但

剧集通过视角扩充，让人物关系在剧集中得到梳

理，没有设计贯穿全剧的戏剧冲突，而是首先通过

李文秀回家后要债的形式叙述苏克坦一家的矛盾，

以此展开全剧的人物关系。在逐步呈现的生活细节

中体现阿勒泰复杂的生活面貌和不同人物的生存图

景，在治愈地缓缓讲述一个故事的过程中，所有

的人物关系都在不断发展。相较于一般的散文，

原作刻画了很多性格鲜明的人物，而剧本创作者

正是接续了这一特点，将这些人物具象化，变为

镜头前真实可感的角色，并聚焦于此展开叙述。

（三）现实美学：时代质感的非虚构呈现

遥远的阿勒泰并不能承载田园牧歌的想象，

这是原著中自然流露的忧思，也是电视剧不想回

避的表达。原著《我的阿勒泰》自带鲜明的“纪

实性”特质，其创作根基深深植根于作者李娟亲

身在新疆阿勒泰地域的生活体验之中，是一部以

真实经历为蓝本的文学作品。但原著书写的世界

停留在2000年左右，影片的采风是在2020年，相

隔20年，互联网时代不可逆地扭转了年轻一代的

生活。因此影片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许多新时代的

风貌，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时代性，使其充满纪

实的美学风格。

剧版《我的阿勒泰》始终坚持对现实的尊重

和依循，这既包括对原著的还原，也包括对现有

真实生活的再现。采风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让生

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创作者对生活在马背上的人群

产生了更直观的认知。2020年，制作组踏上了去

［ 1 ］ 王 彦 ： 《 山 野 有 光 ， 颠 簸 的 日 子 也 要 闪 亮 地

过》，《文汇报》2024年5月10日。



87

论散文作品影视化改编的可能性——以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为例

新疆的采风之旅，这成为弥补散文内容空白、构

建剧集主线故事的重要素材来源。在持续走访了

多户牧民家庭后，导演获得一个深刻的感受：古

老的游牧文化正在明显地消失，新一代的哈萨克

族小孩，接受的是现代化的教育，读书、生活都

在城市里，他们享受过现代文明后，很难再回到

那种古老、寂寞、艰苦的游牧生活，这种感受也

最终形成了剧集的叙事主线。

现实中的阿勒泰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散文《我的阿勒泰》中展现的世界也并非一味单

纯的美好与虚幻，而是充满着传统文明与现代

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剧版原创角色、哈萨克族青

年巴太与父亲苏力坦间的矛盾贯穿始终，年轻的

巴太希望留在马场工作，他的父亲苏力坦则希望

他留在牧场，两人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最终爆

发，这是新旧两代人之间的摩擦，也是两种生活

方式的摩擦。值得关注的是，与传统故事模式中

对抗家长的新青年不一样，巴太的形象更多地保

留了植根于游牧民族的野性之美。

游牧民族的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冲

击，还表现在与外来人口在不同价值观上的碰撞。剧

中巴太和李文秀之间的感情，始终笼罩着一层不同

文化相冲突的阴云，能否留在牧场生活决定着父辈

对待他们感情的态度，巴太心爱的赛马意外离世，

则成为两人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碰撞的具象展现。

（四）生态美学：边地风光的纯天然再现

剧版《我的阿勒泰》没有精心搭建的造景、

没有靠灯光营造的氛围，更没有强情节、快节

奏、多反转的人造戏剧元素。大自然是人物的舞

台，人在自然中自在地生存着，草原、河流、山

峦、羊群、马匹与人的生存状态，水乳交融地构

成和还原了一种原生态关系，包含着对边地草木

生灵，山川雪峰的热爱，呈现出诗性的生态美。

在剧中有大量的镜头将人放置于广阔无垠的草原

中，无尽的自然将人包围，人逐渐与大自然融为

一体，人类在阿勒泰的世界中不再是主宰者而是

构成了自然要素的一环。

电视剧在展现阿勒泰地区旖旎自然风光与淳

厚风土人情的同时，巧妙地引入了原创角色高晓

亮的支线叙事，借此深刻揭示了外来势力对当地

资源的贪婪掠夺与对自然环境的无情侵害。边地

自然环境优美，在广袤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中还

蕴藏丰富的宝藏，牧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却没有对它们造成破坏。相反，他们对自然资源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与自然保持着和谐的关

系，使得当地的生态系统非常稳定。但随着社会

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的消费视野逐渐转向偏远

地区的原始森林，利益诱惑之下，外来者的侵入

成为难以阻挡的趋势，他们的涉足不仅侵扰了阿

勒泰地区自然环境的宁静，还严重扰乱了当地的

生态平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深远的负面效应与

严峻后果。通过对这种唯利是图、破坏环境行为

的强烈谴责，电视剧不仅丰富了剧情层次，更鲜

明地凸显了其环保主题，引导观众反思人与自然

的关系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三、发展前瞻：散文作品影视艺术改编

的未来路径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以其强烈的艺术感

染力和深刻的意蕴，一经播出便获得了广泛的好

评。散文的电视剧改编在当今社会能得到受众的青

睐，一方面在于这种新兴的影视作品满足了电视

观众对文娱节目多元化、全方位体验的渴求，精

准对接了当代观众对文学艺术所营造的深邃文学

氛围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它在

意境营造上独树一帜，为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诗意美感享受，丰富了影视艺术的审美维度。电

视剧《我的阿勒泰》通过影视艺术独特的表达技

巧和呈现方式，将“难改”的散文作品影视化，

为影视创作者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散文出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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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可以走出拓展成电视剧的创新理念与方法。

（一）以质取胜：精品化制作托底

《我的阿勒泰》在某种意义上讲，开拓了另

类“新主流”电视剧创作的新路径。进入新时

代，“新主流”电视剧创作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类

型，“新主流”电视剧创作最突出的特征是将主

流价值和市场上的主流观众进行了有效对接与融

合，产生出我们期望的既叫好又叫座的效果。在

“新主流”电视剧创作中，通常采用的是“高举

高打”的创作路径与策略，也就是以重大主题切

入，以浓墨重彩去呈现。具体来讲，这种创作往

往聚焦在历史和现实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要人

物、重要事件和重要情景等。同时，在资金投

入、主创阵容等方面常常是大投入、大阵仗的状

态，因而产生出较为突出的社会与市场效应。

但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却一反常态，没有

从重要的人物、事件、场景着笔，有的只是寻常

百姓日常化的乃至琐碎的生活内容，这就是所

谓的“低举”，但难能可贵的是，创作者并没有

停留在这些琐碎的生活景观的简单描摹之中，而

是从中挖掘出了人性中闪光的亮点，那些普通人

身上体现出来的勇敢智慧、豁达从容、质朴真诚

等优秀且宝贵的品质，凝练出优美的自然景观与

优秀的人格状态相融合的“诗与远方”的美妙意

境，从而呈现出超越表象生活景观的富于重大政

治意义、社会意义和艺术创新价值的境界与格

局，这就是所谓的“高打”。

作为一部仅8集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

打破了传统国产剧集动辄数十集的篇幅，选择不

在数量上堆积，而专注于精品化的制作理念。在

这从容的叙事之下，其影像质量和镜头语言对标

电影级别的专业水准，显现出极致的视觉与情感

表达力。原著作者李娟以其优美而细腻的文笔和

富有生命力的叙述，构筑了深厚的文学基础，而

剧集则通过“原生HDR”拍摄和4K超高清的制

作工艺流程，将这些文学图景转化为视觉盛宴。

这种高水准的影视制作技术不仅真实还原了新疆

阿勒泰地区的壮美自然风光，更是将独具一格的

“阿勒泰”美学风格具象化，为观众呈现了一场

视觉和心灵的双重盛宴。这也为今后的电视剧创

作带来了重要的创作启示：新主流电视剧创作未

必都要走常规的“高举高打”的路径，如果能够

拿捏到位，完全有可能像《我的阿勒泰》一样，

关注社会底层最真实质朴的生活，通过“低举高

打”来挖掘出令人荡气回肠的情境，从而产生出

与“高举高打”同样效能的理想创作状态。

（二）文本精选：多元文本拓宽艺术边界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成功改编启示我

们，文学作品的电视剧改编不应该只关注热度，

更应该关注作品自身的内容及其内涵是不是适合

影视化改编。电视剧的创作者不要只关注故事作

品和小说作品，也要关注那些散文作品，只要具

备真实的人物形象，有效的人物关系，独特的生

活发现，最重要的是拥有鲜活的当代性，就有改

编成电视剧的可能性。

在进行散文文本的选择时，也应该注意到适

合电视剧改编的散文文本要具备两个特点。一是

散文要有一定的抒情性特征，展现文字营造的

意境，这种意境并不在于文字表现出的某一个场

景，或文字表达的某一画面所达到的境界，而是

在于通篇文章都有一种化不开的抒情氛围，这些

文字能够构成一个引起读者无限遐想和联想的空

间。二是散文文字所要表现的画面是能够通过影

视拍摄出来的。例如很多散文是以表现抽象概念

为主题的，或者散文文字所营造的氛围和环境都

是在一个封闭的室内，这样一来就容易限制影视

画面的发挥，最终引起画面语言和散文文字所要

表现的内容有所背离，混淆观众视听。这就需要

改编者“反复品读作品内容，揣摩作者用意，让

自己进入作品，深入作者内心，感受每一句话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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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情节的意义，”［1］这样才能将为大众所喜

闻乐见的作品再奉献给观众。

（三）现实观照：市场浪潮中的价值坚守

电视剧创作如何反映时代主旋律？主旋律既

是大事记，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活日常，具体

到人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柴米油盐等点

点滴滴，凡是与人民世界紧密联系、与人民生活

唇齿相依的，皆可成为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成

为电视剧创作的主旋律。电视剧要拍摄我们这个

时代，就要塑造当下具体而真实的“人”以及由

“人”所构成的生活百态，用富有鲜明时代特征

的人物形象，表达人民心声，观照现实生活，这

样才能使人物与观众产生共情，让影视作品与人

民精神相依、情感相连。电视剧《我的阿勒泰》

正是准确把握了“人民需求”这一本质，将边地

人民简单而快乐的日常生活，如策马疾驰的快

意、置身广阔天地的自在、人与人之间简单深厚

的情谊和坚定执着的爱恋，以原生态的烟火味道

和肖像图景呈现出来，让人感到无比舒适，恬静

从容，又可望又可及。这些美好的精神盛宴，恰

是快节奏压力下的人所追求的，也是大家念念不

忘、心驰神往的内在原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电视作品，不论时代

如何变化，电视作品本身内核性、规律性和原理

性的东西不会变。面对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

特别是人们精神上的压力与求解，新时代的电视

剧创作要在人间烟火中耕耘出一片精神绿地，为

人们建造一处处心灵驿站，让人们随时随地打开

便可滋养精神、安抚灵魂、补给力量，能够给人

以足够热爱的勇气，领略生活之美，感悟人生真

谛。诚如《我的阿勒泰》剧中所言，“去爱，去

生活，去受伤”，这份真实就是直面生活的态

度。人的悲欢离合便是这一个个“真实”的具化

反映，是习以为常又各自绚烂的人间烟火，也是

电视剧创作应该牢牢抓住的永恒的时代本质。而

这个本质就渗透在世间万物之中，创作的核心就

是重新解读生活，将融于其中的真谛萃取出来，

把纯粹的风光变成有故事的风景，重构人民喜爱

和向往的精神世界。

四、结语

本文以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作为具体案

例，通过剖析原著散文的文学特色，结合影视改

编过程中的叙事重构、视觉呈现与情感传递等策

略，论证了散文作品影视化改编的可行性，揭示

了这一跨媒介转换过程中的复杂性、挑战性，以

及潜在的艺术价值，还进一步阐明了改编成功所

需的创造性转化与适应性原则。

《我的阿勒泰》作为改编实践的典范，其成

功之处不仅在于忠实保留了原著中对自然风光的

细腻描绘与对边疆生活的深刻感悟，更在于巧

妙地运用了影视语言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观赏

性，使观众得以跨越文字的限制，直观感受阿勒

泰的壮美与人文魅力。这一改编实践不仅丰富了

影视作品的题材与风格，也为散文作品的传播与

接受开辟了新的路径，证明了文学与影视作为不

同艺术形态之间互鉴共融的广阔空间。综上所

述，散文作品的影视化改编不仅是影视创作发展

中的有益尝试，更是促进文学艺术多元化表达与

传播的重要手段。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

创作理念的持续革新，散文与影视之间的跨界融

合将展现出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与无限的创造力。

［胡馨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

播学院］

［1］耿国锋：《试述“电视散文”的发展和审美性》，《大众文艺》2016年第5期。


